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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剧演出的三类伴随文本

□胡一伟

　　摘　要：演出体裁的即时性、一次性与现在在场性为文本边界的推移以及解释的多样化提供了
诸多可能，更使得文本的边界模糊不清。然而，戏剧演出的文本边界与三类伴随文本密切相关，即
显性伴随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它们共同作用于演出的整个过程之中，进而影
响文本边界的推移。
关键词：戏剧演出；演示性体裁；伴随文本；文本边界

符号文本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文本的某些附加因素时常影响着人们对文本的解释，有时
看起来不在文本里的成分，却会被当做文本的一部分来进行解释，从而改变符号文本的边界。①这种
情况在戏剧演出中更甚，从演出体裁的特征来看，其即时性、一次性与现在在场性为文本边界的推
移以及解释的多样化提供了诸多可能，这使得似乎不在演出文本中的符号 （如现场突发状况、个人
情绪代入）转瞬被 “读进”文本之中，似乎存在于演出文本中的符号也可以在演出的进程中被 “读
出”，致使演出文本的边界和意义有所变动。这无疑为研究戏剧演出的符号文本出了一个难题。
但通过比较 “剧本”与演出文本的关系可知，演出文本的形成可与纸质剧本、导演文本、“口

传剧本”有一定关联的。尽管演员可以根据 “剧本”临场即兴发挥，但 “剧本”在一定程度上可影
响演出文本的范围以及人们对文本的解释。然而，被 “读进”“读出”演出文本、影响演出文本边
界的文本因素，有时与文本混同在一起，难以分辨出来，有时又相距甚远，一下子未必能将其联系
起来。由此，笔者将从这些相互关联的文本 （即伴随文本②）出发，讨论可能进入演出文本、影响
符号文本意义的三类伴随文本，试分析影响演出文本范围、意义的几种可能。

一、显性伴随文本
显性伴随文本指完全 “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伴随因素，它们甚至比文本更加醒目，包括副

文本 （ｐａｒａ－ｔｅｘｔ）和型文本 （ａｒｃｈｉ－ｔｅｘｔ）两类，它们都与文本的框架有关。③书籍的标题、序言、
插图、出版文本，电影的片头片尾、商品的价格标签等都可以被视为副文本，它是文本的 “框架因
素”，往往落在文本的边缘上，甚至不显现于文本边缘。④换言之，副文本的框架因素容易被忽视，
一方面由于其显现的位置处于边缘地带，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显现需要其他媒介因素将其 “凸出”。
就戏剧演出叙述来看，每场或每幕大戏间隔中插入的小戏、报幕 （包括剧目名称等）、戏单、

海报、舞台外部的投影字幕等都在副文本的范畴之内，其中，报幕、舞台外部投影字幕等往往落在
文本边缘上，幕间小戏、戏单、海报等均不显现于文本的边缘，而需要不同的媒介、不同的演出风
格等因素将其 “凸显”出来。但不管它是如何显现出来的，都可能会影响到文本的解释和文本的范
围。
譬如，从与报幕或剧目标题有关的副文本来看，如果人们不知道上演的是 《目连戏》或者是

《男吊 女吊 调无常》，可能就会将戏剧演出视为仪式或杂技表演。从与导演相关的副文本因素来看，
如果人们不知道该剧为谁所指导，或压根就不知道导演及其作品风格，可能就无法理解其中 “陌生
化”的风格，不合常规的场面调度、不合逻辑的情节安排，进而影响人们对演出文本的接收和理解
（尤其是在实验戏剧中）。有时甚至将某些行为艺术，如阿布拉莫维奇、蔡国强等行为艺术家的作品
及其表演风格视为戏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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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幕、戏单和幕间小戏等副文本因素来看，字幕的有无会影响人们对戏剧表演的理解，特别
是对于非母语的戏剧表演来说 （如 《一个人的莎士比亚》、ＴＮＴ剧团来华上演的全英剧 《哈姆莱
特》等），没有中文字幕是广大观众理解文本的一个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演出文本的范
围。对于戏单、幕间小戏亦是如此，幕间小戏的插入有时对上一幕或下一幕具有承接或启发意义，
戏单、海报上的介绍对观众观戏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如海报上写由当红明星ＸＸＸ倾力演出、超
高成本、观看人数上万等），二者都有助于观众对演出文本接受，而忽视它们就可能使得观众所接
受到的演出文本范围缩小，进而影响人们对演出文本的解释。
鲍埃斯 《嘴／脚》中为人们仔细洗脚的过程由于之前已经预告是演出，接收者得到了这样一个

符号感知，进而把日常生活中的洗脚读成戏剧演出。另外，具有重复性意义的副文本———戏单上对
演出的介绍、字幕对演出的解释等，以及指向导演独特风格的副文本，可以指引观众深入捕捉符号
文本的意义，甚至发现演出未演之处的精彩部分 （如对戏剧演出的 “空白”进行填补），这也使得
演出文本的边界以及解释发生了变化。可以说，上述副文本因素它通过对文本类型、文本范围以及
文本意义上的 “正反作用”（有意混淆或正确引导），影响演出的叙述效果。
型文本也是文本框架因素的一部分，它指明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 “归类”方式，是文本与文化

的主要连接方式，例如与其他一批文本同一个创作者，同一个演出者，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派别，
同一风格类别，用同一种媒介，同一次得奖，前后得同一个奖等等。⑤这也就是说，在文本所从属的
同一个文化集群中，型文本的框架因素是十分明显的，反之，型文本的框架因素则不易被识别，或
者需要通过副文本指示出来。
例如，国人看到穿着京剧服装的演员就知道演出的是京剧；听到川话、高腔，看到变脸、喷火

就会直接想到川剧演出等等，而在外国人看来，某些具有危险性动作等特殊的戏剧表演 （喷火、男
子扮演女旦、程式化动作等）则容易被视为超出常规的 “戏剧表演” （如行为艺术、魔术等）。当
然，最明显、最大规模的型文本也是体裁，这一点在演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它可以副文本的方式
或文本形式标明，如演出地点的特有性 （在剧院上演多半为戏剧演出）、演出媒介的 “非特有性”
（演员穿的服装、舞台布景、灯光、程式化的动作等标示演出文本）、立体的展示方式 （立体多维、
朝向观众说明不是 “平面”的一类文本）、观众与演员的同在现场以及观众的可参与性 （直接区别
于纸质文本与电影）、演出的风格 （如前文提到的元杂剧由一人主唱等情况，由此风格可知其区别
于其他演出）等因素揭示出文本类型。
无疑，体裁影响了人们接收和理解文本的方式。由于体裁连接了文本与文化———型文本是文化

程式化的媒介，是表意和获意的最基本程式，这使得体裁决定着人们最基本的表意和接受方式。⑥巴
尔特在 《神话学》中首先讨论的 “美式摔跤”，受到体裁与文化规约的影响，就必须把格斗表演读
成肉搏竞赛。同样是受到特定民俗文化的影响，人们将高难度动作危险动作的上演 （上吊、且持续
时间之久）视为戏剧而不是杂技、魔术。
在鲍埃斯的 《嘴／脚》中，副文本标明该文本为演出文本，接收者得到这样一个符号感知后，

才会将观看或体验洗脚的过程视为演出文本展开的过程。我们常提到的中国戏曲中的 “检场人”，
也可以借以从反面说明文化程式对文本的表意和接受方式的影响———国人不受舞台工作人员在舞台
上跑上跑下的影响，会自动将其排除在戏剧表演之外，而外国人则可能对此不解，无法理解演出，
甚至认为那简直是 “胡闹”（并非戏剧演出）。
另外，由文本发送者与接收者身份的关系 （尤其是社会文化地位），人们对文本意义的 “解读”

也会发生改变，例如，符号文本的发出者作为敬神者，而接收者为神祗，符号文本作为仪式来理
解；而符号文本的发送者为娱人者，而接收者为游客，符号文本可作为戏剧表演来理解。由此可以
说，发送者与接受者的身份也涉及到文化规约问题。总之，不论是受体裁的直接作用，还是受到社
会身份问题的影响，它们均与文化程式的压力有关。此时，接收者会将有时看起来不在文本里的成
分，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事物，当做文本的一部分来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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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成性伴随文本
从文本的字面义来看，生成性伴随文本指在文本生成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留下的痕迹，它包括

前文本 （ｐｒｅ－ｔｅｘｔ）（与一般理解的 “文本间性”相近，指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
生的影响，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较为明显，包括文本中的各种引文、戏仿、暗示等，后者则
包括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和 “同时文本”（指在文本产生的同时出现的，不过文本生
产是需要时间的，影响文本生成的文本必然有时间差，所以哪怕有 “同时文本”，依然是发生在相
关的文本部分产生之前）。⑦也就是说，前文本与 “同时文本”之间是有所 “重合”的，有时前文本
甚至包括 “同时文本”。下面从演出的前文本说起。从广义上看，演出的前文本包括演出文本产生
前的全部文化语境。譬如，从戏剧的萌芽阶段来看，游戏、巫术、宗教均与戏剧的产生有一定关
联。从戏剧的成形阶段来看，歌、乐、舞、杂技、说书等文艺形式对戏剧的形态也有一定关系。而
从整个演示叙述的历史来看，戏剧演出实际上由整个人类叙述史，以及人类文化史的文化语境构成
的。从狭义上看，演出的前文本有多重呈现方式，引文、用典，戏仿等方式均较为常见。以孟京辉
的作品 《思凡》为例。孟京辉贯彻格洛托夫斯基的戏剧理念，将剧本抛于一边，展开了即兴排练
（无剧本）。该剧以学生请孟京辉导演昆曲 《双下山》为契机，接着演员和导演边诵读剧本，边即兴
发挥 （如，加入 《十日谈》中的故事），最后排演出的戏，为集体的即兴创作。尽管孟京辉在编排
演出时，让演员自己临时发挥，排演而成，然后在舞台上搬演。但是，《思凡》都引用了昆曲 《双
下山》、《十日谈》等狭义上的前文本。而此类引文、用典，西方的情况在实验戏剧中是较为常见的。
对于记录类体裁而言，前文本与 “同时文本”之间多有 “重合”，因为文本生产是需要时间的，

文本与文本之间往往有一个时间差。尤其是对小说这类线性展开的叙述文本来说，“同时文本”依
旧是产生于相关文本部分形成之前。然而，对于演示叙述而言，“同时文本”的同时性 （非历史性、
没有明显的时间差）则较为明显。这是由于演出的文本特征造成的：
首先，演出文本生成或展开之时，观众与演员同时在场，观众的参与行为 （打断演出、做出评

论，加入表演队伍）是与演出文本的上演同时进行的，而且观众的参与行为会对演出文本的产生有
所影响。其次，演出文本的生成过程中，即兴和不可预测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它对演出文本的成形
亦有影响。再次，演出文本特殊的展示方式或对演出空间的 “特用”，也可以制造出多个 “文本”
同时上演的情况。布鲁塞尔在蒙奈剧院演出的戏剧 《无言》，其观演情况可以说明上述情况。该例
既体现了观众的参与行为，也体现了观众参与和演员一起立场的突发事件，此时，观众行为与演出
符号文本的展开具有同时性，而且观众的行为影响了演员的表演———共享活动的精神在剧场里以惊
人的方式爆发出来，最后在这里，“两个分开的集体以一种创造力的总循环联结起来了”。尽管观众
的参与行为打断了演出———点燃了内在的革命火焰，但是新的演出又开始了———观众与演员涌上街
头的共享行为。
实际上，演出文本形成的过程本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演出文本范围不定，展示框架具有变动

性），伴随文本随时可能卷入演出文本的生成过程之中，二者难以分辨， “同时文本”更像是一种
“假性”的同步同时，或相对的同时。具体来说，“同时文本”的 “假性”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伴随文本生成过程中的因素包括留下的痕迹所形成的符号文本与演出文本原有因素所形

成的文本界限不明。仅从观演互动交流的情况来看，一旦观众走入展示框架区域或演员走下舞台将
展示框架区域扩大，观众演员成为 “同一体”时，舞台上的符号文本与观众行为的符号文本也就融
汇 “合一”形成了 “新”的演出文本。此时，观众区域和演出区域模糊不清，也不存在同时同步进
行的两个文本，即 “同时文本”消失。其二、由于叙述是具有时间意义的文本，它必然是时间性地
展开 （线性地展开），因此 “同时”在生成的过程中也是相对的。即使在观众区域和演出区域截然
分开，观众行为的符号文本与叙述行为形成的符号文本并没有 “合一”的情况下，观众与演员仍旧
可以互动交流———以面部表情、掌声叫好、吹嘘等与演员交流。即当观众本人不被包括在演出文本
中，但是他们的行为会影响演出文本的生成。这种作用是有其先后关联的———演员行为触发观众行
为，观众反应刺激台上演出行为，产生一个观演交流的循环链，它是线性展开的，并非是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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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 “同时文本”指的是相对的同时同步，或者说，作为整个文本 （观众／表演）的同时同步
作用。
其三、“同时文本”未必是可见的，有迹循的，尤其是当 “同时文本”体现为某种气氛、观众

或演员的个人情感状态之时。譬如，演员表演伴随着某种自身情绪，观众观看也伴随着某种情感经
历，它们通过某一瞬间的出发代入了观众与演员的行为之中，发生即兴、打断等不可预测的事件，
从而作用于演出文本的生成。由此，可以说，在演出文本的生成过程中， “同时文本”是变动的、
临时的，其 “同时”它放在叙述层次、空间层次、时间层次、情感层面等角度来理解。因此，它也
可属于 “前文本”的范畴之中。

三、解释性伴随文本
前面几类伴随文本多出现在文本发生之前之时，而解释性伴随文本则在文本产生之后才出现，

对文本起解释作用，它可分为三种：“文本生成后被接受之前，出现评价性文本 （有关此作品及其
作者的新闻、评论、八卦、传闻、职责、道德或政治标签），即元文本 （ｍｅｔａ－ｔｅｘｔ）；接收者解释
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 “链接”起来一同接收的其他文本 （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
网络链接等），即链文本 （ｌｉｎｋ－ｔｅｘｔ）；两个文本之间有类似仿作、续集、后传这种特殊关系的文
本，即先－后文本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ｅｎｓｕｉｎｇ　ｔｅｘｔ）”。⑧

对于演出来说，这三类文本也十分常见。先从演出的元文本说起，由于演出文本当场展开当场
接收，事后无法修改，且每一次由同一剧目、同一导演、同一批演员形成的演出文本并不相同等因
素，使演出的元文本在呈现方式上稍有不同。首先，它不是就单一一个文本而言的，而是需要在比
对几个有特殊联系的演出文本之后才有可能呈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同一导演在上一场戏剧表演之
后对该演出文本进行的改动来看这类具有评价性意义的伴随文本。
其次，它是可以借助副文本等其他伴随文本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将演示性文本转换为记录性

文本 （将演出录制下来），加以副文本的形式贴上 “标签”（概要、剪辑介绍、相关新闻等），进而
影响人们对文本的接收和理解。而从整个戏剧演出发展历程上来看，突破 “第四堵墙”、回到戏剧
的本质 （推崇残酷戏剧、质朴戏剧等）、每一时代戏剧风格形式的转换 （现实主义戏剧、自然主义
戏剧、浪漫主义幻觉剧等等）都可以揭示出元文本作为 “文本的文本”的评价性作用。而我们在解
读先出文本 （被记录下来的演出文本，再度上演的早期戏剧等）时，必然参考后出的评价性元文本。
在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链文本与元文本一样会影响人们对文本的解释。但有所不同的是，链

文本是接收者主动的或被动的，有意的或无意识地与其接收的文本相连的。在演出中，最容易、最
直接作用于接受者解释文本的链文本有如下几种：导演有意安排的 “空白”，如运用空的空间、或
规律性地对演出进程做出打断、区隔等，可以为演出提供填补、想象、链接的可能 （前文提到在整
场间隔处插入小戏，而小戏可对大戏进行延伸或解释说明，即小戏是链文本）；无法预料的事件，
如演出后台飘来广播声音或吵架声，剧场外突发事件打断演出，某些身份特殊或与演出有关的嘉宾
落座观众席位等，可以让观众将这两种文本链接起来；而观众个人所携带的情感记忆亦是一种链文
本，它被演出所触发 （如演出中演出某个熟悉的片段可以被勾起观众对记忆中已有场景的追寻），
与演出文本相链接进而影响接收者对文本的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论 “同时文本”时也提到由演出文本勾起的情感与回忆作用，与 “链文

本”中不同的是，后者是一种事后的填补与解释活动———观众的联想回忆发生在观看演出之后，它
与接收者的二次叙述有关。即上述链文本所影响的是观众在接收演出文本之后 （或演出结束之后）
对文本的解释 （包括二次叙述）。
由于演出与电影、电视、游戏等演示类叙述有直接关联，它们之间经常产生改编的情况，这就

会产生先／后文本的现象。例如，曾经获得第二十一届奥斯卡最佳彩色片美术指导、最佳戏剧片电
影音乐奖的 《红菱艳》，是从安徒生的 《红舞鞋》童话中演变出来的，二者属于先／后文本关系。另
外，由于其中那长达十六分钟的 《红菱艳》芭蕾舞舞蹈场面 （不仅充分利用了镜头切换的优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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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现场表演的琐碎部分，使得表演仿若一气呵成；影片还用特技手法避开舞台限制，增强了舞台
表现力）令人印象深刻。响应观众需求，这一经典片段 （电影）还被要求搬上舞台，该片终于在
１９９３年被改编为舞台剧 《红菱艳》。可以说，该例子体现了双重先／后文本关系。
当然，电影 《红菱艳》之所以改编成舞台剧并非完全由于该片中芭蕾舞片段居多 （除了那段持

续十六分钟的芭蕾舞片段，还穿插了不少芭舞剧片断，如 《吉赛尔》、《天鹅湖》等均体现了芭蕾浪
漫而轻盈的美），而是因为二者体裁之间的关联性。我们还可以从由舞台剧改编为电影 （如，电影
《裘诺与孔雀》由希区柯克改编自舞台剧），由游戏改编为戏剧 （如，２０１４年在北京上演的由游戏
《植物大战僵尸》改编成的戏剧，该戏观众可以上台与演员一起参与 “游戏”）等情况来看此类由
改编而产生的先／后文本的现象。另外，由于某些经典剧目经常被搬上舞台 （莎士比亚、契科夫等
剧作家的戏剧），不同的导演也会根据相应的演出空间等情况对演出进行调整，这也会形成先／后文
本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于 “仿作”的先／后文本在演出叙述中十分常见。尤其是在演出的保存与

传播过程中，一方面每次上演同一幕戏剧所产生的演出文本未必相同，另一方面演出不仅可用胶
卷、数字录制还以用文字记录下来被演出的文本形成剧本或舞台文本，这使得文本与文本之间带上
了先后关联性。它们之间的先后关系链条可以有两类最基本的情况 （其他情况可以在此情况上延
伸）：在先有剧本的情况下，出现纸质剧本或舞台文本———演出文本———纸质剧本或舞台文本这样
的先后文本关系；在后有剧本或无剧本的情况下，出现演出文本———纸质剧本或舞台文本———演出
文本这样的先后文本关系。由于这两类情况时常交替产生 （可出现 “……纸质剧本或舞台文本———
演出文本———纸质剧本或舞台文本———演出文本———纸质剧本或舞台文本……”这样的情况），演
出文本与剧本问题的先后关系以及在故事情节上关系容易被模糊混淆。
另外，演出的流传方式并非只局限于记录性媒介，由于演示媒介的 （姿势、身体、声音等）先

于记录媒介产生 （文字、胶片等），演出文本的保存与流传仍需要借助于演示媒介。尤其是在中国
传统戏剧中，戏剧演出多以口授身传的方式形成，“条纲戏”便是一例。“条纲戏”又称 “幕表戏”
“提纲戏”“路头戏”、 “搭桥戏”等，为我国传统戏曲所习见。此类 “条纲戏”没有固定的纸质剧
本，仅倚靠简要的戏剧提纲进行演出 （它可是即兴编制剧目条纲，或将纸质剧本变成含剧情概要的
“条纲本”），具体唱词、念白、唱腔等则需由演员临场发挥，而所演的故事情节则是存留在演员的
记忆中，通过表演显现出来，因此又被称为非文字化的 “口头剧本”。
此时，前面所提到的剧本与演出文本保存与流传关系则可表现为 “口头剧本”———演出文本

——— “口头剧本”这样一条关系链，即属于演示叙述文本之间关系的一个对比 （类似 “口传文本”
与演出文本的对比）。尽管此种口传身授的情况不多见且 “口头剧本”不易被保存，但是它们依然
会产生先／后文本现象，这也是人们在谈论 “剧本”与演出文本关系之异同时经常会忽视的部分。
尽管与演出文本有关的先－后文本的多个文本之间的组合关系会受到体裁本身、或传播保存方

式的影响而改变先后关系，但是在符号表意过程中，演出文本受先后文本的作用是不会改变的：既
受制于先出文本 （演出可有先前的记录参照等），又受制于后出文本 （考虑如何获得观众喜爱，是
否符合预期，如何让观众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怎样利于保存与传播等）。
在上述论断中，我们会发现，三种解释性伴随文本也可以视为生产性伴随文本，这一点在演出

体裁中更为明显。这是因为文本的边界取决于接收者的解释方式，而演出文本的边界较为模糊，故
而，通过某些特定条件的转化，“同时性文本”可以转化为先／后文本、链文本等，而链文本、元文
本又可以转化为前文本。尽管接收者的解释方式会被影响，三种伴随文本之间的关系会发生转化。
综上所述，显性伴随文本 （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 （前文本、同时文本）、解释性

伴随文本 （元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会作用于戏剧演出文本的整个生成过程之中，使得戏剧演
出文本的边界发生变化。进而在 “舞台演出文本”（演出文本范围在 “演员表演区域＋现场可活动
边界”之内）、“超舞台演出文本”（演出文本范围超出表演舞台之外，现场偶发事件与整出演出活
动事件均包括在内）、“窗口文本”（文本由大众所看所听所感构成，与接收者个人的认知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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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阐释社群有关）三类文本边界中游移⑨。而演出之所以为演出，必须靠上述六种伴随文本支撑
——— “任何符号表意文本必然携带以上各种伴随文本，没有这六类伴随文本的支持，文本就落在真
空中，看起来实实在在的文本，会变成幻影，无法成立，也无法理解。”⑩

注释：

①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１５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⑩ “伴随文本”概念引用自赵毅衡 《符号学》一书中，它涉及国外学者讨论对文本
之间关系构架的讨论，如克里斯蒂娃论 “文本间性”、热奈特论 “型文本” “跨文本”、费斯克论 “互文
本”等；国内学者对 “潜文本”亦同。它包括显性伴随文本 （副文本、型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 （前
文本、同时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 （元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参见赵毅衡： 《符号学》第六章伴
随文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４－１５０页、第１５４页。

⑨胡一伟：《符号学与表演理论》，《符号与传媒》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胡一伟，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本文系江西省文化艺术规划项目 “江西采茶戏的文化阐释”（编号：ＹＧ２０１６１０５）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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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４页）方爱情故事的场景———剧中一位作画少年的讲述贯穿始终，西湖断桥边，素衣少年
翩翩作画，笔墨丹青之下西湖、断桥、昆仑、端午均被赋予了生命……舞台上多种艺术形式的嫁接
引人入胜，观众沉浸在古典、雅致的意境之中，打破了表演、舞美、电影、诗歌、音乐等艺术形式
之间的界限。
戏剧舞台空间的 “意”与 “境”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创造出舞台艺术的境界，诱

发观众对美的联想。在戏剧演出中，舞台空间的意境营造虽然较为复杂，但也不是无规律可寻，只
要设计师勇于探索、钻研，就可以在戏剧舞台空间意境的创作上有所突破。

注释：

①刘元声编：《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文集· 〈舞台美术家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文化艺术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页。

参考文献：
［１］张垚．试析戏曲舞台美术设计中的空间组合———以川剧为例［Ｊ］．美与时代，２０１５（０８）．
［２］代晓蓉．新媒体技术与舞台戏剧艺术的融合［Ｊ］．大舞台，２０１４（０１）．
［３］胡妙胜．舞台美术的意境［Ｊ］．戏剧艺术，１９７８（１０）．
［４］俞玮娅．论新媒体动画艺术在舞台美术中的运用与发展［Ｊ］．戏剧艺术，２０１２（０６）．
［５］何岩．ＶＩＤＥＯ新媒体艺术中的动态影像艺术［Ｊ］．电影文学，２０１０（１２）．
［６］张晔．新媒体技术在舞台美术中的应用［Ｊ］．艺术科技，２０１４（０３）．

钱默，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数字媒体与动画系讲师。
本文系２０１４年重庆市人文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新媒体艺术及其应用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４ＳＫＺ１９）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大理

０２０


